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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夜，滿月卻顯得式微，堪堪照亮石磚路上獨行的人以及拱橋下無波的河面，月光和

晚風向不知盡頭的的平靜細數著水都的歲月，而所有的熱鬧被收束在近郊的一幢老宅

內，裡頭有著與外貌不服的豪奢與鋪張，彷彿是沾上塵灰的紅石榴，僅是外表斑駁，裡

頭的豔麗不曾減少，世上也只有少數人有剖開一嚐的機會。 
 
　　而主動來摘果實的人們，心裡究竟抱持的是善是惡，是喜悅或是緊張，所有的真相又

被藏在一副副面具之下，讓埋伏者們難以揣度，只得悉心觀察起身周，來挖掘任何一處

腐朽。 
 
　　「謝謝。」接過守門人遞來的別針後，諾爾芬低聲道了謝，而後不著痕跡的打量過身邊

的人們是否皆配上了此物，以及配戴在什麼位置。 
 
　　最後，他將那對形似妖精翅膀的銀製別針別在左側的劍領之上，並且藉著大片的落

地窗確認自己的扮相能順利融入。 
 
　　畢竟任務之外的他不會穿到燕尾服這麼華麗的衣著，也少有髮型上的講究，尤其落

在肩上的那條長辮子是他自己不會想到也不會綁的造型。 
 
　　華麗的宴會廳內，除卻一旁統一裝扮的侍者與樂團，所有人皆戴上了不同造型的面

具以掩蓋著自己的面容，一名身穿淺灰色燕尾服的金髮男子以半臉面具遮住了自己大

部分的五官，頭髮整齊的梳起，單手舉著香檳的他，正被前來搭話的眾多女性給圍在了

大廳左側。他憑著自己的身高一眼看到了剛踏進入口的同袍，暗暗的向對方點了頭便繼

續不動聲色的執行著自己的任務。 
 
　　天知道他有多難受，米爾揚著笑容把自己當成一朵交際花吸引著那些看似天真、實

則比許多人都惡毒的貴婦們，而他的頭此刻卻早已因為他人身上濃烈的香水味與肢體

接觸而有著強烈的排斥反應。 
 
　　順著樂音的響起，他放下自己手中的飲品，隨意朝其中一位女性伸手做出了邀請，並

這樣將人帶入舞池之中。 
 
　　受命後的他即是一抹影子，負責在一室堂皇中潛行，任誰也沒有想到那人隨步輕揚

的黑色燕尾，早悄悄地掇拾起秘密。 
 



　　大致繞過一周後，諾爾芬默默地來到僅次於舞池中央的人潮聚集處，那張擺滿各式

精緻料理的白色長桌，同樣也是快速的瀏覽過，只不過比起剛剛一路上的淡然，這回他

面具底下的橘色眼眸有一瞬間的亮，明顯的是被佳餚勾住了心神。 
 
　　選對了。 
 
　　以嗅覺確認過食物的安全性後，牧羊犬暗暗因眼前景象而喜悅，不過很快又恢復平

常心，是知道正在執勤中的自己既不能放下警戒拖累合作夥伴，也不能什麼都不吃光待

著讓人起疑，衡量之下最後只揀了幾項真的無法割捨的小點便退到鄰近餐桌的牆面，一

邊享用著一邊繼續情報蒐集。 
 
　　他記得關鍵詞是—— 
 
　　在舞池中，男人一手輕扶在對面女伴腰際上，另一手則牽起對方的掌心，於腳步位移

旋轉之際，也不忘貼近對方說著些好聽話，身上隱約傳遞過去的淡雅香水味，低聲的讚

美再配上一些恰到好處的眼神交流，微勾的唇角順利的帶起對方的視線與真心。 
 
　　「夫人您很常參加這種舞會嗎？」 
 
　　「當然，剛才那幾位也算是老熟人了。」女性自然的接話並且附帶說了一些身旁人物

的資訊，米爾一邊帶著對方翩然起舞，不過是偶爾見縫插針補談幾句感想，也比預料中

的要多蒐集了一些情報。 
 
　　當初他裝作隨意邀請，其實已經看出了這名女性算是很健談的類型，對這種人套情

報倒是最輕鬆的。 
 
　　諾爾芬發現自己的工作雖然不必與人攀談還能吃上幾口晚餐，卻也沒有預想中的那

般輕鬆。 
 
　　真正的晚宴並不似人們想像中那麼優雅與安靜，即使廳內裡的所有人都放輕音量，

但細聽下來猶是熱鬧洋洋，而背景裡的交響樂團更是其中之最，這讓只想專注在任務情

報的諾爾芬得花上更多的心神來過濾他聽到的一切，他甚至得在樂章最高潮時闔上雙

眼來讓聽覺更加機敏。 
 
　　而這卻使巡場的侍者誤以為他身體有什麼狀況，好聲的前來關切，並在得到否認的

答案後遞上香檳。 
 
　　再一次的搖搖頭，自知酒量不好的他婉拒了對方的好意，而後拿出帕巾擦試過品完

小食的唇。 
 



　　一曲終了，米爾執起對方的手背獻上輕吻，並與她道別，他意有所指的說出了宴會結

束之後，他們勢必會再一次見面的話語，「讓我們晚一點再見。」 
 
　　只見對方的臉上迸露出一絲狂喜，但仍端上社交禮儀，拉起裙擺道謝，直到臨走之際

，她抿起唇選擇靠上男人的肩頭，用著極具魅惑的輕音將音訊帶進他的耳畔，「我會期待

三個小時後的相會。」 
語畢，女性不等米爾的回應便露出笑容，拉開了兩人的距離。 
 
　　米爾站在原地目送對方離開，隨後稍微調了下自己的領口，才又掛上淺笑與另外一

位女性踏入舞池。 
 
　　在重複一遍又一遍的舞蹈之後，米爾已經掌握了大部分參與舞會的人員名單，其中

不乏地上界的權貴，甚至連少數天上界與地下界的人士皆有參與其中。 
　　他可真是沒想到，一個黑市竟然可以引得這麼多的惡意進駐。 
 
　　按照剛才多數人所說的時間，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拍賣會的存在與開始時間就在舞

會結束後的散場之際展開，只是不確定這場拍賣會中的東西與他們的任務是否有著相

關性。 
 
　　米爾的視線在一旁尋找自己的搭檔，在長桌餐食附近看見那頭標誌性的長髮以後，

他視線遠眺像是在喃喃自語一般說出了提問，他知道對方一定聽得到，「結束了嗎？」 
 
　　那是在喧囂裏最小最小的一道聲音，甚至還比某些被酒精催化的心跳聲還來的輕，

但諾爾芬還是聽到了，幾乎是在聞聲的那會兒就抬起頭，只差沒有將那被藏去的獸耳豎

起，牧羊犬循著音源來的方向看去，很順利的找到聲音的主人，並且在對方合上視線時

，依照約定以右手碰了下面具，以肢體語言完成暗號。 
 
　　也如同計畫裡所說的，他在回報後並沒有立刻前往指定地點碰面，而是錯開著，又巡

過一周後才慢悠悠的離席，離開前也不忘再覻一眼剛剛嚐過的生牛肉料理。 
 
　　確認過對方那邊也差不多完成之後，米爾在心中鬆了口氣，他撐起精神一一婉拒了

其他女性的談話邀約，只笑著說想自己休息一會便脫身來到約好的窗邊，在等著諾爾芬

的同時，米爾稍微把握時間靠在牆邊閉起雙眼小憩片刻，希望以此減輕一些暈眩感。 
　　只是周遭過於吵雜的談話聲還有氣味全部混雜在一起，米爾尚且覺得難受，就不知

道感官比自己要靈敏許多的那人怎麼樣了。 
 
　　直到諾爾芬慢慢地靠近，米爾趁勢就將自己前傾靠上了對方的肩頭，從旁人的角度

來看不過就是自己身體不舒服而隨意靠上了其中一位賓客，不會聯想到兩人其實是認

識的狀態，雖然他也確實是不舒服的。 
 



　　靠上肩頭的重量是諾爾芬始料未及的，他有想過兩人會隔著小段距離並排著，然後

跟適才一樣用幾近無聲的狀態來進行核對與交流，全然沒有想到他們將會有如此接觸，

米爾別於以往的狀態表現讓面具底下的眼神有過一瞬的惑與慌，但並不妨礙諾爾芬在

那人傾倒時伸手護過。 
 
　　隨著距離陡然縮小，對方所沾上的各種味道也撲鼻而來，數種花果的味道綜合之後

失去了高雅與甜美，那對諾爾芬來說簡直是一記重擊，足以使他眉頭一緊，而在忍下那

陣濃烈的氣味後，男人原先就帶著的香調才弱弱的飄在空氣裡，很快又消散，這跟他在

晚宴前，讓對方替自己打點造型時嗅到的存在感完全不能相比。 
 
　　「不舒服？」出於擔心，他忍不住小小聲的問了一句與任務無關的內容，而這也意外

的使得這回掩護更加的理所當然。 
 
　　面具下的臉色使他看起來過於蒼白又脆弱，頭痛帶來的暈眩感一下下敲擊著他的神

經，直到靠上友人的肩膀他才稍微感到些許緩和。本來只想簡單地以點頭搖頭來說明，

但最後出於解釋與掩飾的目的，米爾還是將話說了出口，「有一點，麻煩借我靠一下。」 
 
　　「味道太多了⋯⋯」他小聲的朝對方說，但不清楚是在抱怨還是朝對方道歉，抑或是兩

方都有。 
 
　　兩人之間驟然拉近的距離，使米爾能輕易聞到諾爾芬身上帶著清爽的氣息，那反過

來，對方理應也能嗅出他身上到底沾染過多少氣味，而身上沾到的不過是他實際接觸過

的鱗毛一角。 
 
　　一想到剛才的景象，他又忍不住開始反胃，所幸他並沒有吃什麼東西，所以也翻不出

什麼來。 
 
　　味道？ 
 
　　諾爾芬眨了眨眼睛，在沉默中思考著雖然那些味道確實濃郁的誇張，但已經受過訓

練的他已有相當程度的耐性，而為什麼身為天使而非獸群的米爾對於氣味會有這麼大

的反應，是不得而知的。就他的印象想來，米爾的工作場域一直限縮在舞池的中央與周

圍，最大的變化是他身邊的人物一次又一次的轉換。 
 
　　問題出在人？被發現了？不可能。味道？注射器？但空氣中沒有毒物的味道，也沒

有血的鏽氣，代表沒有傷口⋯⋯那？ 
 
　　他快速的在腦海裡轉過了數種可能性，可最終是一一被自己推翻掉，幾秒鐘後認為

自己猜不著緣由的諾爾芬放棄追究，張望起舞會廳裡其他埋伏的同伴們想要報告他們

或許出了點狀況，或是錯估了案情，但在他開口前，調適好狀況的那人已先給出了反

應。 



 
　　「沒事，是我自己的問題。」米爾拉了拉諾爾芬的袖子，止住了對方要找人力支援的想

法，他思索了一下，在這種情況下也不好繼續隱瞞自己的狀況，況且他認為諾爾芬也不

是會多嘴說些什麼的人。 
　　 
　　一陣沈默之後他才又開了口，將自己的狀況用最簡短的方式告訴對方，「我有輕微的

恐女症，所以那些香水還有她們的接觸會引起頭痛，嚴重點會吐。」 
 
　　今天的任務目標實在是太多人了，各種香味混在一起實在是足以使他沒辦法繼續保

持自己的游刃有餘，才會在諾爾芬靠過來的時候選擇靠上自己這名臨時搭檔的肩膀，不

只是能合理他們的交談也能讓自己暫時迴避那些過於黏人的視線。 
 
​​　　「休息一下就好了。」米爾稍微側過頭往上看著諾爾芬如此說著，「這個可是秘密，不

能說出去喔。」 
 
　　在習慣性的叮囑完之後，他才從對方的肩頭上離開，一面整理自己的儀容一面壓低

聲音與對方交換剛才的情報，「先不說我的問題了，目標名單我確認完了，時間是這場舞

會結束的時候同時開始。」 
 
　　「嗯？」得到解答，諾爾芬愣了一下，因為這是他從未想過的可能性，也是他第一次

遇到有這樣狀況的人，不過緊接而來更讓他在意的是，明知道並不能適應這類型的交際

，米爾仍是主動擔下了套話的工作，對方那份願為公務犧牲的決心，讓一向只將事情做

到恰如其分的他默默地感到佩服。 
 
　　在答應不會說出去後，諾爾芬原先扶在人背後的手也輕輕地順了兩下，是一不注意

將個人習慣的讚賞方式套在男人身上。 
 
　　「辛苦了。」他小小聲地穿插一句，接著便將話語權暫時交回給看來已經調適好狀態

的米爾，等到對方說完牧羊犬便將自己聽到的事情上報。 
 
　　「妖精們在地窖，數量該有二十四位。」後半的具體數字是在他繞了一周，發現不只一

個人很期待晚點黃金排笛的演出，所做的猜測。 
 
　　——今晚的伴奏明明只有交響樂團。 
 
　　接著，諾爾芬睨往一旁笑容和藹，正與人敬杯的老人，猶豫片刻才繼續道：「夢幻島⋯⋯

育幼院是中繼站。」 
 
　　「還有，精靈結晶也是商品。」 
 



　　黑市就像是全世界惡意的濃縮，無論多麼極端的惡在這裡都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

所。本來就已經有心理準備的米爾在聽完諾爾芬的報告之後，仍是對於這些人的行徑感

到憤怒。 
 
　　「虧他們想的出來用彼得潘的故事。」米爾冷笑一聲，眼眸中的湛藍暗了幾分。對於這

種罪證確鑿的人他向來是不知道手下留情該怎麼寫。 
 
　　「通知保安部吧，把這裡清理掉的同時也對於隔壁城鎮做處理。」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米爾做出了判斷，並且讓諾爾芬通知場內其他埋伏的支援人員，

自己則聯繫了場外的人力。 
 
　　直到後續都安排完了，兩人才將視線投回了這場看似平靜卻實則暗潮洶湧的舞會。 
 
　　他們的任務到這裡為止已經結束了。 
 
　　米爾將自己的袖釦重新調正，看著身旁難得穿上正裝的諾爾芬，黑色的燕尾服襯在

那人身上倒是挺合適的，對方的長髮被他綁上一條細長的辮子點綴在側邊，精緻的面具

遮蓋了大半的五官，他鬼使神差的朝著對方問了一句。 
 
　　「怎麼樣？要展示一下你練習的成果嗎？」 
 
　　「嗯？」諾爾芬並沒有在一開始就意會到任務搭檔所提出的邀請，順利完成任務的他

在第一時間所想到的是待到保安進入現場，晚點下班之後的他該如何的填飽還空著的

肚子，以及今夜幾點鐘才能洗漱、入眠，岔出神的他是帶惑的對著人眨了眨眼睛，頓了

幾秒後才藉著背景重新奏起樂曲才明白了米爾的意思。 
 
　　男人所指的是舞步的練習。 
 
　　事前，知道雙方接著又承接下同一份任務時，米爾在完成資料交換後隨口問了自己

一句會不會跳舞，而他在那時所應的是否定答案，這讓要與他協力的那人頓時起了一層

顧慮，因為他們潛入的場合是時時都有可能被陌生人士邀請入舞池的。 
 
　　縱然負責的工作不一定要於其中周旋，但要是在被邀請的當下無所作為、甚或是拒

絕，那明擺著不是圈內人，實屬一項風險，而建立在這層因素的考量上，米爾便主動提

出了他願意在迎來正式聚會前，指導他學會，好避免插曲發生。 
 
　　只是誰也沒料到，諾爾芬很幸運的低調了整個夜。 
 



　　而在極短的回顧過程中，受邀者並沒有移開視線，只是凝望那雙藍色眼睛，並從裡頭

看到別於以往的自己，說來無解，多了一副面具，就讓他多了一點衝動，去做過去不會

做的事。 
 
　　「試試看。」 
 
　　他說，同時伸出手做邀請狀。 
 
　　「我的榮幸。」米爾勾起唇角將自己的手覆上對方的掌心，思索了一陣便與諾爾芬走

向外頭的露台，雖說他並不在意他人的視線，但任務總歸還是不能太大意。 
 
　　「雖然我們共舞可以說是不合規矩，但這場舞會又有什麼規矩可言呢？」 
　　在行進之間，米爾用著只有兩人才能聽到的聲音如此說著。 
 
　　稍微遠離觥籌交錯的宴會大廳之後，他們尋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在確認還聽得到樂

聲後停了下來。 
 
　　踏到定位後，米爾轉過身，他的衣服也隨之轉出了好看的弧度。他率先習慣性的把手

放到了諾爾芬的肩上，並讓對方將手放往自己的腰間，在練習時為了對方的學習他也總

是擔任女舞的角色，所以此時並沒有感覺到任何彆扭。 
 
　　隨著室內音樂的奏響，他們也隨著悄聲傳來的音符起舞，諾爾芬的表現與先前相比

已經進步的非常多，於是他便放心的讓對方主導著舞步的走向。 
 
　　月色映著一點微光灑落在他們之間，舞蹈的動作使兩人的距離感一下子被拉近了許

多，彷彿近在咫尺的面對面交流，他能清楚的看見諾爾芬時不時顫動的眼睫，還有總是

抿起看不出些許情緒的薄唇。 
​
　　當米爾的眼神在一次交流間，不經意的撞進那充斥著認真神情的眼眸時，他的呼吸

莫名的滯了一瞬。 
 
　　或許是因為臉上的面具使他能更專注在對方靈動的眼睛上，也或許是因為舞蹈動作

的貼近能使他比前幾次都更仔細的去觀察對方。 
 
　　他第一次發現，諾爾芬的眼睛竟是如此耀眼。 
 
　　米爾在行進時的打趣並沒有得到回應，當下的諾爾芬只是眨了眨眼睛，然後默默在

腦海中回顧起對方之前所教給自己的相關知識和動作，也才想起男人曾經在第一堂指

導開始的時候就和他叮嚀過正式場合並不會出現同性共舞，是那人為了與自己配合特

意去轉換身分，不過這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對男人的看法，反倒是對於能夠兼善二者的

對方感到敬意。 



 
　　至於他與他的共舞究竟有沒有符合原則，其實諾爾芬也不是特別講究，因那是人類

世界的規矩，他本就沒有每一條都遵守的必要，他可以讓自己去適應，但沒有打算完全

服從，視個人需求來調整倒也是常有的事。 
 
　　他就這麼換過了一輪又一輪的慮想，只有鞋跟輕敲出的聲音代表著他沒有消失，對

方似乎也開始習慣了他總是沉默寡言，即使沒有得到回應也沒有任何的不快，只是繼續

領著他到位，還先一步的搭上了他的肩膀，藉著這小小一個舉動，把分神的他給抓回

來。 
 
　　諾爾芬慢了一拍搭上那人細腰窄背，而察知到自己反應不及的他，最後是用絕對的

專注來補足誠意，交換過眼神，他向後退的左足與遠傳的提琴對上了拍，近者向後退了

左足，遠聲是拉開的琴弓，兩者同樣有了完美的起步。 
 
　　舞蹈的進行過程中，他依照著先前練習的經驗凝望著舞伴，心裡頭原先還細數著的

拍也漸漸沒了聲音，進入狀態後的他，早不再拘泥於那些步驟的名稱，任心神帶著自己

隨音樂律動起來，每一個腳步與旋身都是放鬆而不過於隨性的，踏在了拍點上，讓足影

應和樂聲，而月光成了另類的指揮家，讓那倒影也聞聲躍動，共演一場無聲的美。 
 
　　待到樂曲收聲，諾爾芬也歸復到原先的定位，並依照所學的禮數沒有當即放下那或

搭或摟的手，直到確認米爾站穩了足，才輕巧地收回了手。 
 
　　「謝謝。」他輕聲說道，並對著舞伴微微頷首，素來寡淡的神色因自己在零失誤下完成

舞蹈而表露出了一絲絲的得意，微顯的悅色讓那張俊秀的臉龐頓時多了幾分溫雅。 
 
　　米爾在舞步停下後，才意識到自己就這樣看著諾爾芬的臉恍神了整支舞的時間，雖

然該做的事情該踏的腳步他一拍都沒有亂，但他仍是覺得自己好似沒有給予對方足夠

的尊重。 
 
　　他稍微停滯了幾秒才開口讚美起對方的成長，「你進步的很快。」 
　　相比一開始練習會踏錯拍子或舞步的諾爾芬，現在能隨著樂音輕鬆起舞的他已經合

格了不少。 
 
　　隨後米爾注意到此時宴會場內有著不小的騷動，按照時間推測，應該是管理局保安

部的同事已經進場鎮壓了。 
　　 
　　任務還有後續需要收尾。雖然兩人的任務已經完成，但他們仍是這次名義上的總指

揮，還是要適時看一下狀況。 
 
　　「走了。」他收回本來還想多說些什麼的話語改用手拍了拍諾爾芬的肩膀，便率先按

著來時的路緩慢踱回大廳。 



 
　　微妙的沉默在他向舞伴道謝之後開展，這讓認為自己有好表現的諾爾芬起了困惑，

但他還在腦裡運轉著各式各樣的可能性時，米爾已經先開了口，說出的是雖遲但到的溢

美之詞。而青年雖然當即就接收到了稱讚，卻是把那些想像排除後才給出反應，剛剛已

經向舞伴道謝過的他這回倒也不再重複同樣的話，只是頷首。 
 
　　當青年正要收回動作時，隔窗傳來的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力，他於是在站直後轉移

目光瞥向音源處，那些紛亂的腳步聲昭示著惡意開始崩解，待到正義的一方去收拾完殘

局，這場宴也將止息，舞廳裡交響不再，只留下公理的凱歌。 
 
　　和平總是無聲。 
 
　　判定結果必然是順利落幕，諾爾芬也就放鬆下來，心裡頭甚至有一瞬閃過要早一步

下班的念頭，只可惜那想法還未成熟，就被也察覺事態的米爾給拍散。 
 
　　「⋯⋯」 
 
　　被叫上的那人默默地在心裡嘆口氣，是以眼神代替自己先一步配合要遠去的搭檔，

又隔了幾秒才邁出步伐，而不知是不想讓對方發現那小小的無奈，抑或是瞧見那道灰影

的身周只有月光。 
 
　　——收回凝望後，他加快了腳步。 
  

 


